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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客

编者按：
捉迷藏、打陀螺、弹玻珠、跳大

海、老鹰捉小鸡、跳橡皮筋……童年
里记忆犹新的游戏，每个人都玩过吧。

时光荏苒，那些仿佛就在昨天的童年
已逝去多年，那些曾经陪你一起疯狂的朋
友还好吗？我们已洗尽铅华，褪去稚嫩，
成了孩子的爸妈，但童年留下的回忆终
会成为一场美好的怀念。今天，就

让我们一起回忆那些年我们
玩过的游戏吧。

天冷了，孩子们便开始踢毽子取暖。
毽子是用铁片、铜钱、鹅毛管、鸡毛做成的，就地取

材，不用花本钱，那是小时候最实用的玩具。
一毽在手，处处毽花飞舞。拎起毽子，轻轻向空中一

甩，目光紧紧瞄准毽子飞行的轨迹，脚步跟进，迅速抬腿，
毽子腾空跃起，如此反复，毽子就在跟前上下跳跃。有时
毽子淘气，偏离航向，只见灵巧的细腿一伸，轻轻一勾，毽
子便又驯服地回到自己身边。女孩子是无师自通的高
手，站在原地，一口气就能踢上几十个回合，看久了，你会
觉得有一根无形的橡皮筋将毽子拴在脚上，不离不弃。

踢毽子最热闹的地方，要数学校操场。那时我所
在的村小，瓦缝、窗户都钻风，手脚冻得发麻。下课铃
一响，同学们一窝蜂冲出阴冷的教室，在操场上踢起毽
子。毽子的颜色五彩斑斓，毽子的踢法也五花八门，例
如用脚尖蹦踢，脚内侧盘踢，脚外侧拐踢，脚后跟背踢，
膝盖顶起拱踢，从侧后方跳踢，左右脚开弓绕八字踢，
还有的飞跳起来，双脚交叠剪刀踢。同学们个个身姿
如燕，闪转腾挪；操场上毽飞毽落，似一只只彩蝶翩跹
起舞，又似一朵朵菊花凌空盛开。女同学踢得欢呼雀
跃，男同学也没闲着，他们拿起书本当球拍，一上一下
地颠着。我和同桌在操场一角练习双人对打，毽子在
空中来回拉出一道道弧线，犹如飞架的虹桥。

课间十分钟转瞬即逝，上课铃响了。尽管毽子还没

玩过瘾，但此时，却感觉脚掌和手心都在冒着热气，浑身
上下有说不出的舒坦。同学们的脸上，洋溢着青春活力，
一张张红扑扑的笑脸，盛开成一朵朵灿烂的向日葵。

踢毽子驱寒，这是冬季里最环保、最健康也是最经济
的取暖方式。乡下人因地制宜，居家厅堂、走廊，乡村晒
场，农家庭院，只要有一块开阔地带，都可以施展腿脚。
数九寒天，滴水成冰，身上的破棉袄裹不住暖气，脖子缩
到最短，还是直哆嗦。此时提起毽子，连踢几分钟，热量
便由内而外生发出来，身体像冬眠后初醒的植物，渐渐舒
展，不觉间，如影随形的寒冷烟消云散。

如今，人们再也不用踢毽取暖，空调、暖气、电热汀、电火
桶、暖手宝，把我们呵护成温室里的花朵。然而我还是怀念童
年里踢毽取暖的时光，那些毽花飞舞，是民间最美的舞蹈呀。

下午放学去接儿子，回家的路上，我很好奇地问他：
“你们课间都玩什么游戏啊？”

儿子说没什么好玩的，就玩一下植物大战僵尸。这个
游戏我知道，一个装僵尸一个装植物，扮植物的嘴里发出

“biu biu”的声音，而扮僵尸的小朋友就装作倒下的样子。
我心想这游戏好无聊，可嘴上只能说好有意思啊。“对了，
我们还会玩‘意念控制’的游戏。”儿子说道，我一听，很好
奇地问这个怎么玩。他解释道：一个人发号施令，另一个
人装出被指令控制住的样子，根据指令做一些动作。

“那你们不玩踢毽子、跳橡皮筋、扔沙包、打陀螺这些
游戏吗？”我奇怪地问。

“有玩踢毽子啊，跳橡皮筋、扔沙包？这是什么游戏
啊？”儿子好奇地问。

“打陀螺也有人玩。”他又补充。

对，我想起来了，不过他所指的陀螺，根本不是我们
小时候玩的那种陀螺。我们小时候玩的陀螺，要用一根
鞭子不停地抽打陀螺，使其保持高速运转状态，需要比较
高的技巧，我小时候可是苦练了很久才练出一手能跟男
生一决高低的绝活。而他们现在玩的陀螺，只需将一根
齿条插进手柄里，再把陀螺嵌入手柄的底盘，然后将齿条
抽掉，陀螺就高速运转起来，他们所谓的斗陀螺，拼的不
是技术，而是买的陀螺越贵、越高级，旋转的时间就越长。

“真是代沟啊！”我在心里哀叹。想起我们小时候的
课间十分钟，一个个可忙坏了，女生跳橡皮筋、踢毽子、
掷沙包、抓子儿；男生则喜欢打弹珠、滚铁环、砸铜板
……操场上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先不说这些游戏玩起
来都很需要技巧，就连玩具本身，大多都是自己就地取材
动手做的。我印象最深的是踢毽子，在我老家，毽子不是
鸡毛做的那种，而是用纸条扎成一个很大的纸球。其他
同学都是用旧报纸剪成细长条扎起来。而我有位在印刷
厂工作的表姨，会给我拿来很多裁切书边留下的长长窄

窄的纯白纸条，把那些纸边捆扎起来，就成了一个雪白的
漂亮纸毽子。可别小看这个纸毽子，当年可是让很多同
学羡慕不已。

而沙包则要收集很多漂亮的零碎布，然后央求妈
妈帮忙拼缝起来。有位女生的邻居开了个裁缝铺，捡
零碎布可是近水楼台，哪个同学跟她要好，她就送给谁
漂亮的零碎布。有天放学后，她带我去她邻居的裁缝
铺，邻居姐姐很大方，让我自己随便挑。天啊，那感觉
像进了一座宝藏。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快乐，就是那
么容易获得。

男生也很能干，很多人的陀螺，都是自己拿木头削制
的。抽陀螺的鞭子，也是自己拿棕榈叶子编制的。这些
自制的玩具，玩起来需要技巧，根本不像现在孩子玩的玩
具，不是拼心灵手巧、手脚协调等能力，拼的是玩具的品
种、价格、功能。

哎，看来这个周末，要和儿子一起做个毽子、沙包，然
后到外面好好玩一玩，让他感受下游戏的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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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 课间十分钟

偶遇小学同桌大伟，一提起童年玩的游戏就感慨
万分。

那个时候，男孩子间很流行玩“扇洋片”，几乎每人
兜里都预备有几张。每当下课，就听到教室各个角落
响起洋片落地的“啪啪”声。放学途中，也常常看到男
生三三两两蹲在路边扇“洋片”。这种游戏简单易学，
分“打”和“扇”两种玩法。其一为“打”，几个男生拿出
数量相等的“洋片”，堆成一叠放到地上，接着猜拳决定
次序，每人轮流用手里的“洋片”往这叠“洋片”的腰部
打下去，被打散翻身的就归打者所有；其二为“扇”，须
将“洋片”拦腰折叠，按“V”字形堆放，接下来还是猜拳
定顺序，每个男生轮番用手掌去扇，被掌风掀翻的就归
扇者所有。前者考验掌力和对地形地势的观察程度，
后者考验臂力和“借东风”的技巧。

大伟玩“扇洋片”达到近乎痴迷的程度。没有绘着
变形金刚、圣斗士、葫芦兄弟等卡通人物的正规“洋
片”，他和兄弟们就四处找纸，叠成四角相互交叉并相

压的正方形，当作“洋片”来扇。起初报纸、废杂志都是
他们的目标，可有时手痒难耐，也会直接扯作业本上的
纸来叠。就为了这事儿，他可没少挨暴脾气的老爸扇
耳光。由于四处搜刮来的纸张各异，“洋片”的大小、颜
色、厚薄都不一样，按现代审美来看，上面的画工真可
谓粗糙，远不及玩具包装的封绘与网络上五花八门的
壁纸。可这仍旧不能阻止一群物质匮乏的小男生追捧
这种物美价廉的小玩意，更何况其中一些还是辛辛苦
苦赢来的“战利品”呢。

我和大伟曾为了一张牛皮纸做的“洋片”打过一
架。那张“洋片”个儿大、厚实，经久耐用且杀伤力强，
助他在游戏中称霸了许久，结果却被我的一瓶矿泉水
破了功。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我俩的“恩怨”早已随风散去，
童年的回忆如同这“洋片”一样慢慢地褪色。然而一群
单纯的孩子无忧无虑“扇洋片”的场景却时不时在脑海
里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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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捕田鼠

我出生在兴宾区的一个小村庄，属“农二
代”。儿时的许多趣事不胜枚举，尤其是捕田鼠
最令我难以忘怀。

田鼠生活在田间地头，专糟蹋农民的庄
稼，农民恨之入骨。每年秋收过后，稻谷收割
完毕，田间只留下一茬茬短短的禾杆头，往
日猖狂的田鼠失去了躲避的“天堂”，转移到
田埂的鼠洞内，这便成了人们捕杀田鼠的
极佳时节。

记得我 10 岁那年的冬至，午后的阳
光晒得人浑身暖洋洋的。我在庭院做家
务时，邻居小伙伴阿牛、阿东、阿根前来邀
约：“今天是冬至，据说是老鼠‘嫁女送亲’
的日子，老鼠集中活动，我们趁机去打个

‘歼灭战’吧。”
真是好主意，大伙说干就干，立马带上水

桶、火柴、辣椒、网袋、铁夹等“武器”，迅速飞
出家门，奔向村前的田野。我们根据鼠洞所处

的地形，实施不同的攻略，如有水的地方用“水
攻”，在旱地用“烟攻”，屡试不败。

阳光晒在稻田里，泛着一缕缕金光，仿佛田
里铺上一地的金子，那光晃得人眼睛炽热炽热
的。“快看，这有个鼠洞！”正当我们沿着塘边仔细
搜寻“目标”时，捕鼠“专家”阿牛指着塘边的一个
鼠洞喊道：“这洞口有很多湿湿的鼠便，鼠路很光
滑，洞口的泥土新鲜，应该有货！”

因为近水边，我们选择“水攻”战略。常言
“狡兔有三窟”，老鼠也不笨，一窝鼠常有几处洞
口。我们仔细搜寻相关联的洞穴，并根据地势高
低，用泥巴堵住低处的，留较高的两处，其中地势
最高的用来灌水，次高的留给田鼠出来“自投罗
网”。

我和阿根负责从塘里提水，对准洞口“哗啦
啦”持续往洞内灌，阿牛、阿东手持网袋守洞逮
鼠。几分钟过后，突见预留的捕鼠口露出一个黑
乎乎的鼠头，一只大如拳头的田鼠颤颤抖抖地爬
出洞口。“哇，是只大家伙！”我惊呼道。原来，“水
攻”之下，鼠辈们受冷招架不住，只好乖乖出来

“投降”。一只、两只、三只……鼠兵接二连三地
爬出洞口受降，阿牛均用网袋如数逮住，足足有
七只。接着我们又用同样的办法对不远处的两
处洞穴进行“攻击”，又逮住了数只。

“今天‘水攻’战果不错，再试试‘烟攻’的威
力。”阿根提议。我们几个都赞成。于是，走向不
远处的田埂，这时阿牛发现了“攻击”目标。“烟攻”
的策略是从最低的洞口起火往洞内吹烟。我们找
准洞口并分清高低位置后，把高处的洞口堵住，仅
留一出口放鼠“受降”。这时只见阿根抓起一把干
禾秆，神秘地从口袋掏出几颗干辣椒混在其中扭
成一团，塞入洞口几公分处后点火燃烧，随即持着
用竹筒制作的吹火筒，对准洞口，鼓起腮帮子使劲
吹，“呼、呼、呼”，烟不断进入洞内。

“啊嚏！”洞内的老鼠没出来，洞口外的我们已
被呛得不轻。守洞口的阿根和阿东却丝毫不敢松
懈，双眼紧盯洞口，随时做好逮鼠准备。突然“嗖”
的一声，一只田鼠迅速从预留的洞口窜了出来，钻
进了“陷阱”。说时迟那时快，阿根一下把网袋口
牢牢攥住，阿东赶忙用铁夹夹住鼠头将其投入麻
袋内。一转眼的功夫，我们的“烟攻”战略又逮住
了近十只田鼠，足足装了半麻袋。

太阳渐渐西下，霞光把我们稚嫩的脸照得红
朴朴的，如两个粉红的大苹果，我们抬着沉甸甸的
袋子，一路哼着歌儿，满载而归。常言“一个田鼠
胜三鸡”，那晚，我们几个小伙伴美美地饱餐了一
顿“田鼠宴”。

如今，我虽已过不惑之年，但每每想起这事，心
中总是涌起甜甜的回忆和满满的忧愁。我们的童
年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更没有王者荣耀，我们玩的
游戏，简单甚至不用道具。一场游戏下来，个个汗
流浃背，既锻炼了身体，又发散式思考问题，那种喜
悦，是时下孩子们很难体会到的。现在的孩子，沉
迷网络，或是玩积木、拼装等游戏，在游戏，很难培
养出坚强的品格和顽强的意志，也无法磨练出敢想
敢做的大男人气概，真希望孩子们也能真正体会到
游戏的快乐。

乡村的童年，处处充满童趣，一山一水，一草一
木，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游戏对象。捉迷藏、打陀螺、
弹玻珠、跳房子，玩了这样到那样，欢乐的笑声此起
彼伏，在宁静的村庄上空久久回荡。

小时候的我，身手敏捷，每逢游戏都能抢占先
机，让小伙伴好生佩服。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大
伯的孩子阿狗哥。他与我年纪相仿，长得虎头虎
脑，喜欢以我为对手，处处与我较劲，每次游戏输多
赢少，但他向来不服输，反复跟我争斗，自诩是我一
生的敌人。

阿狗哥跟我玩得最多的是打陀螺。我们的陀螺
都是自己做的，先找一截新鲜木头，用柴刀砍削四
周，做成倒锥形，一番打磨后，一个陀螺便成了。

每次做好一个陀螺，阿狗哥总会第一个找到我，
非要跟我比拼一番。我们找一块平地，扯开架势，一
起抽转陀螺，然后站一旁看两个陀螺在地上旋转，谁
的转得久谁就是赢家。几次比拼下来，阿狗哥一败
涂地，只能一次次等着我宰割。他哪知道，我在做陀
螺时使了点心眼，在陀螺锥底安了半截铁钉。可别
小瞧这半截铁钉，在平整的地板上，它比一般的木陀
螺旋转得更稳更久。如此一来，无论阿狗哥如何折
腾，他都不是我的对手。

如此这般，也把阿狗哥惹急了，他一把抓起我的
陀螺，非要探个究竟。不看不知道，一看开了窍。待
他再次找我打陀螺时，他那个比我大半圈的陀螺也
安上了铁钉。阿狗哥站在那里，抿着嘴嘿嘿嘿地笑，
那样子，好似这回他赢定了。然而实战一比拼，阿狗
哥还是输了，这回他彻底晕菜了。

咋回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虽同为半截
铁钉，可铁钉安得是否居中，铁钉大小是否合适，磨
得是否光滑，这些都是一个陀螺转得快否的决定性
因素。而依样画葫芦，随意找个铁钉安上去的阿狗
哥，他哪懂这些奥妙呢？

许多年以后，我在村里遇到阿狗哥，那天他拉着
我寒暄了许久。回忆童年，我们都感慨颇多。临分
别时，阿狗哥由衷地向我竖起大拇指说：“你这小子，
小时候的鬼点子真多，我算是服了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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